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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人物关系表

冯道：本文主人公，历五朝不倒，先后侍八姓十帝，担任宰相、三公等职务三十年之久，终身享受“国家领导人”待遇。

第一任老板刘守光：乱世割据一方的军阀，囚父杀兄、残暴不仁，自称皇帝，建立伪燕（不为正史所承认，不在五朝十帝之列）。冯道因反对其穷兵黩武，几乎被他处死。燕灭之后，刘守光被李存勖所杀。

同事挚友龙敏：冯道好友兼粉丝，行事方式和冯道相似，跟随冯道一起换老板，先后辅佐四朝八帝。

同事挚友韩延徽：冯道好友，为救冯道出使契丹，后在契丹任职。

亦师亦友孙鹤:刘守光首席谋士，足智多谋，有正义感，被刘守光残杀，是影响冯道一生的人物。

同事李小喜:乱世混混，刘守光的亲信，跟冯道既是同事又是敌人，燕灭后被李存勖所杀，其行事方式对冯道有所影响。

第二任老板李存勖：建立后唐，被李嗣源所杀，庙号庄宗。

同事王缄：冯道的直接竞争对手，死于乱兵中。

同事张承业：宦官，李存勖义兄，为人忠心正直。冯道通过努力，获得他的信任和关照。

同事郭崇韬：李存勖最得力干将，信任冯道，为李存勖所杀。

同事李嗣源：李存勖义兄，为李存勖屡立奇功，后被李存勖猜忌，得冯道指点得以幸存，后杀李存勖自立。

第三任老板李嗣源：庙号唐明宗，对冯道较为信任。

同事李从珂：李嗣源义子，曾被包括冯道在内的大臣迫害，后杀李嗣源亲子李从厚自立，为唐末帝。

同事石敬瑭：李嗣源女婿，受冯道指点，在后唐立储斗争中得以保全，后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求助，杀李从珂自立。

同事赵延寿：李嗣源女婿，后和石敬瑭争当契丹的儿皇帝失败，在辽国（契丹）任职。

同事安重诲：李嗣源时期权臣，曾胁逼冯道迫害李从珂，后因飞扬跋扈被杀。

同事孟汉琼：李嗣源时期权臣，引诱李嗣源杀害次子李从荣，立三子李从厚，被李从珂所杀。

第四任老板李从厚：唐明宗李嗣源三子，被权臣孟汉琼操纵朝政，因削藩失败，被李从珂所杀（不在五代十帝之列）。

第五任老板李从珂：唐明宗李嗣源的义子，由于李嗣源之子李从厚削藩而造反，杀李从厚自立，为唐末帝，后被石敬瑭和契丹联兵击败，自杀（不在五代十帝之列）。

第七任老板石敬瑭：臭名昭著的儿皇帝，庙号晋高祖，因早年得到冯道的指点受益匪浅，对冯道信任有加。

同事刘知远：石敬瑭心腹大将，后驱赶入主中原的辽军，建立后汉。

同事景延广：石敬瑭亲信，和冯道同谋，舍弃石敬瑭儿子，改立侄子石重贵，大权在手之后架空冯道。

同事杜重威：石敬瑭妹夫，因冯道推荐得以出任要职，和辽国交战兵败后投降辽国，引狼入室，犯下滔天罪行，后汉建立后被杀。

第八任老板石重贵：后晋皇帝，石敬瑭养子，对冯道极其不感冒。石重贵是一位能力一般，但很有骨气的皇帝，他敢于同契丹开战，可惜身边却无可用之人。他在位时间只有4年，国破后病死，终年51岁。

第九任老板耶律德光：辽国开国皇帝，他是耶律阿保机的次子。二十岁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助晋高祖石敬瑭建立后晋，两国交恶后灭后晋，俘虏晋出帝石重贵。

第十任老板刘知远：即后汉高祖，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开国皇帝。驱逐辽兵，建立后汉。

第十一任老板刘承佑：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，高祖刘知远和李皇后之子。擅杀大臣，逼反大将郭威，导致身死国灭。

第十二任老板郭威：建立后周。郭威在五代十国时期，是一个清廉勤政的好皇帝。去世后，因亲生儿子全都被刘承祐杀害，由妻侄柴荣继位。

第十三任老板柴荣：五代时期后周皇帝，在位6年。郭威义子，继承郭威帝位。





一、“打工时代”的到来

大唐末年，国家积弱，社稷动荡，江山摇摇欲坠。当时成功的商人、失败的知识分子黄巢在参加科举考试屡考不中后，在大唐帝国的礼部外墙题了反诗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之后，愤而造反。

黄巢带领兵马和政府军艰苦作战，采取“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逃，逃不了就忽悠”的策略，好几次走到山穷水尽，但又得以起死回生，最后攻入长安。大唐皇帝带着禁军、心腹大臣狼狈逃往西川，黄巢建立大齐国政权，原政府的官员，三品以下的留用，其他一律罢免，腾出空位来酬劳那些跟随他打江山多年的老八营兄弟。

黄巢读书不少，做官的经验却不多。他思维很简单，最难的是打天下，最容易的是坐天下。打下江山还怕没人坐？杀了猪还怕没人吃肉？但是，很快，他就尝到自己拍脑袋决定的苦果了。有一些高层干部，如司马、司徒、司空等，都是虚衔，没人担任也不要紧。但是兵部、吏部、礼部、工部、户部、刑部，个个都是干活的部门，没有人员到位怎么行？兵部倒好说，黄巢带兵打仗多年，可以领导内行。因为谁当什么官都是黄巢说了算，吏部尚书的位置，也算是由他兼了。黄巢很快就发现，因为掌握人事大权，来烧香拜佛的人固然多，来吵吵闹闹的也不少。张三整天说自己行，李四不行；李四又说张三行个屁，还是王五行；这个推荐王二麻子，那个告赵叫驴子，没个宁日。那帮百无一用的读书人早就说要恢复人才选拔机制，为新政府出一分力，可是，现在礼部都没有了，谁来主持科举？没有工部，外面有基建任务谁处理，做出豆腐渣工程谁负责？连年征战，土地大面积丢荒。本来，早就应该召集流亡百姓，重新耕作这些丢荒土地。可是，没有户部，谁会给自己找这些麻烦？改朝换代之际，大家纷纷浑水摸鱼。不要说那是劳改释放分子，专业的打砸抢人员，就算是黄巢手下的老兄老弟，也想出来大捞一笔，实现发财的愿望。社会的治安，怎一个差字了得？

理论上，黄巢只是罢免了三品以上的官员，基层官员还是继续办公的，可是，群龙无首不行，没有直接负责的上级了，谁还会老老实实地干活？更严重的是，因为乱摊派啊、征收各种杂税啊、办学习班啊这些得罪人很多的工作，基本都是基层官员做的。因此这些人捞的好处虽然不是特别多，民愤却是最大。现在是革命时期，不革他们的命革谁的命。所以，大家趁机痛打落水狗，看到这帮人见一个杀一个。

黄巢看出苗头不对，着手准备恢复政府的正常运转。在确定各部负责人的时候，黄巢却遇到了难题。黄巢本人已经够忙，不可能兼任礼部、户部等部的负责人，而且他只会打仗，如果要他去负责教育、基建，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。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，就更加不用说了。

干部队伍建设不容易啊！黄巢一边感叹，一边发文：所有被罢免的前政府官员，无论犯下贪污受贿罪也好，犯下挪用公款罪也好，犯下投机倒把罪也好，一律既往不咎，官复原职。

消息传出去，并不见有几个前政府的官员回来备案。面对高官厚禄，旧唐官员虽然心动，但是也明白，黄巢这家伙，不可能是赢家。被赶出长安的旧势力，虽然已经受损，但并没有伤到元气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原唐政府的高干，个个都是官场老油条，饱读书诗，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经验教训。痞子打架才是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起兵造反，向来都是枪打出头鸟。历朝历代，率先造反的哪个会有好下场啊？陈胜、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，后来出尽风头的是项羽、刘邦；张角、张宝、张梁敲响了东汉的丧钟，可是三国演义刚开始，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；瓦岗寨上的翟让、李密当初多威风，可是笑到最后的却是李渊、李世民父子……这就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”。

原来，黄巢老八营的兄弟以为自己要做公务员了，对长安老百姓都很好，还把从别处抢来的财物发给大家。现在黄巢发布文件重新起用已经被罢免的前政府职员，他的老部下一看，辛辛苦苦打下江山，到坐江山的时候，却分不到一杯羹。自己杀猪，别人吃肉，还傻乐什么。现在人财两空，连忙想办法堤内损失堤外补，赶紧把散发出去的财物再弄回来。于是，连日出动，在长安大肆抢劫。

黄巢连忙召集老部下，进行“整风运动”，提倡“精神文明建设”。这样整治半点效果都没有，大家都骂骂咧咧，说黄巢这家伙真不够地道。那些看了公告，宁愿在家里吃老本，也不肯回来上班的前政府官员看到这个局面暗叫侥幸。如果自己复职，怎么能镇得住骁兵悍将，幸亏没有趟这趟浑水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

黄巢心中自知不对劲，连忙发布命令，措辞十分严厉：所有前政府职员，一律前往报到复职。谁敢违抗此令，则杀无赦，斩立决。这显然是一招昏招，逼人出来做官，证明黄巢已经差不多走到山穷水尽了。众多窝藏在长安的前官员看到这个命令，赶紧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了。

黄巢知道别人根本就不想跟他合作，心中大怒，下令捉拿逃匿官员，三品或以上的，全部砍头。三品以下的，一律勒令复职。结果，黄巢刚举起屠刀，一天内，“华轩绣毂皆销散，甲第朱门无一半”、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”。什么四大巨头、六大世家，都吓得屁滚尿流。

众多基层官员听说勒令复职，大叫稀罕。过去只听说过勒令离职，没想到现在却有个勒令复职，真的是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不过被别人逼着去做的绝对不是好事，就算被逼着做官也如此。公仆们个个愁眉苦脸，被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
黄巢在长安的几个月里，溃退到西川的大唐帝国招兵买马，积极寻找外援，很快就养成气候，重新杀回长安。黄巢已经完全失去群众基础，经过一番激战之后，无奈退出长安。

黄巢的噩梦开始了，这不但是源于军事的失败，更源于思想的混乱。众多将领在长安花花世界住过，升官发财的梦做过，不但没有成功，人心也散了，再也没法收拾起来。大多数将领在打仗之余争权夺利，钩心斗角，少数将领见跟着这个家伙没前途，就不想跟黄巢混了。

最先跳槽的将领叫朱温，此人早在黄巢曹州造反时期就跟随黄巢，是黄巢老八营的兄弟之一。朱温不但资格老，而且军功卓著，长期在黄巢集团担任重要职务，叛逃前是东南面行营先锋使。朱温投奔到政府军，也立即受到重用，大唐皇帝亲自给他改名为朱全忠，希望他从此忠于皇帝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把三个忠于牢记心中。虽都说“大丈夫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”，但是在残唐，改名或者连姓带名一起改却蔚然成风，经常是投靠一个新老板就改一个名字来表忠心。反正找工作的时候也不需要在履历表中写上那一串曾用名、别名，改改名字就可以把自己的历史问题撇清，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大家都乐而为之。至于是否这样做就不像大丈夫了，暂时不考虑。古人这样做简单了，但是给他们做档案，写传记的人就麻烦了。一会儿这个名字，一会儿那个名字，不知道用哪个好。为了简单起见，我在随后的文字里还是用原名称呼“朱温”，而不是朱全忠，对其他人也照此例。

朱温的叛变，以及他在敌对阵营受到重用，对黄巢的打击不言而喻。随后，黄巢手下的重要将领，接二连三向大唐投降。虽然后来他一度攻下蔡州，招降了蔡州节度使秦宗权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这只是回光返照。他攻陷蔡州之后，攻陈州不遂。重要将领带着兵马，纷纷投奔政府军。

黄巢带着大军东奔西窜，兵马越打越少，心情越来越差，脾气也来越暴戾。由于连年战乱，天灾人祸，造成百姓饥荒，军粮筹集异常困难。黄巢派军士上街抓到行人就捆绑回来，一刀剁了，磨成肉酱，拿来充饥，吃剩的就晒干做干粮带在身边。

黄巢倒施逆行，加速了他的溃败。他被各路政府军追着打，逃到泰山狼虎谷，在那里被人杀掉。他死于何人之手，到现在还有争论。

至此，一代枭雄黄巢就这样结束了他大喜大悲的一生。他的帝皇大业功败垂成。黄巢和明朝的李自成，都一度占据京城，前者赶跑皇帝，后者逼死皇帝，是历史上两个非常逼近成功的造反者。

黄巢被杀后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造反大军还在活动。从唐军投降过来的前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接了黄巢的衣钵，成为反政府集团总头目。秦宗权比黄巢更不成气候，但是暴戾比起黄巢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带领部队，不像黄巢一样没饭吃才不得已吃人肉，而是从来不带粮草，没饭吃就宰人，把人唤做“两脚羊”①，杀了之后用车子载着盐和人的尸体，饿了就割肉烹食。秦宗权折腾了几年，也被剿灭了。

造反大军从中原杀到南方，又从南方杀回中原，在神州大地上兜了几个来回。各地的官民或想自保，或想浑水摸鱼，组织了无数官兵、民兵，或者攻城略地，或者据险而守，或者四处流窜。这些地方军，基本上都是自己招兵，自筹粮饷，最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，拥兵自重，再也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。

因此，大浪淘沙，经过几轮冲刷之后，黄巢等出头鸟被别人打下来，造反派的第二代领导人秦宗权也被淘汰出局了，天下大乱并没有因此平息。新一轮的大乱正在酝酿中，现在还不知道谁会得到天下，但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，无论鹿死谁手，大唐帝国这个鹿已经是死定的了。即将到来的朝代，再也不称作唐朝，而是不能名状的“五代”。

在这些年的大乱中，群雄逐鹿中原，涌现出大量乱世英雄，著名的有朱温、李克用、王建、杨行密、李茂贞、王审知、钱璆、马殷等，此外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草头王不计其数。对中央政府来说，这些乱世英雄都已经割据一方，尾大不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黄巢造反之前，几乎所有这些风流人物都曾是严打对象。

朱温的事迹就不要说了，原来是正儿八经的反革命，自从他投奔过来开始，日益位高权重，剿灭秦宗权之后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持大唐帝国，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，就算大唐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生怕惹他不高兴。他势力最大，拥有中原半边天，以洛阳为老巢。

李克用本来是沙陀族首领，祖上多年前就替大唐帝国守土拓边，因为不服从调度，结果和政府翻了脸，一度被政府通缉。后来黄巢攻陷长安，政府见到各方势力拥兵自重，没法指挥，就取消了对李克用的通缉令，并请他来做外援。击败黄巢之战，李克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黄巢逃窜过程中，他和朱温一起追击，晚上饭局的时候对朱温说了些不太友好的话，险被朱温暗杀，侥幸逃出一命后和朱温结下了死仇。他的气势一度盖过朱温，但不能审时度势，相时而动，在和朱温的争斗中落了下风，后以晋阳为老巢。

李茂贞也是在镇压黄巢暴动中崛起的，他从一个小兵做到一路诸侯，为了跟朱温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格，曾经大打出手，结果兵败之后一蹶不振。在北方的群雄中，他的实力在朱温、李克用之后，位居第三，盘踞凤翔，割据陇右。他跟朱温曾经大打出手，跟李克用也有过节。

杨行密，庐州合肥人。此人曾经是汪洋大盗，在“严打”中被捕获后参加政府军。杨行密在和秦宗权的作战中逐步壮大，牢牢控制扬州，并以平叛的名义打击附近不听从他命令的势力，成为淮南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争权夺利过程中，因为收容反朱温分子，和朱温结了不少怨，甚至一度兵戎相见。

占据西蜀的王建和杨行密一样，年轻时候也是个不良少年，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生，后来参军，混得风生水起。黄巢占领长安，皇帝逃到成都期间，王建趁机做大。

王审知占据福建，马殷占据湖南，钱璆占据浙江，刘岩占据广东。这些割据一方的势力都是在黄巢造反初期拉起兵马，浑水摸鱼趁机壮大起来的。不过因为和中原路途遥远，他们只能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没法到中原来展示风采。

这几个英雄，表面上还说都是在大唐帝国下干活，实际上不但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大分裂已经形成，并且已经在局部大打出手。天下已乱，新一轮的拳王争霸赛即将开始。这场比赛，绝对不是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，而是成功了就吃香喝辣，失败了就性命难保，被人挫骨扬灰。若想中途弃权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

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长期的分裂，每次分裂，既相同又不同。如果把历史看做一出大戏，参加的演员可以分为三类：主角、配角、跑龙套演员。最出风头的就是主角，从战国七国君主，三国时曹操、孙权、刘备，南北朝各个皇帝，到现在朱温、李克用等各路英雄，表现都是一样的：一面承担高风险，一面享受高回报。最惨的是跑龙套的演员，就是底层民众。一面被兵抢被贼抢，一面被兵杀被贼杀，还被逼去当兵做贼。在感叹“宁做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”的同时，努力使自己能活下去，别无他求。

在各个乱世中，表现大相径庭的是历史大戏中的配角：各个君王手下的文臣武将。

春秋战国是文臣武将的春天。那时候的武将都很自由，想给这个君王干就给这个君王干，不想跟他干就拉倒。像著名的将领廉颇、吴起、乐毅等，都到不同国家做过将军，没人说他们是卖国贼。

谋士就更不要说了，那时候虽然已经人心不古，但是咨询业刚刚兴起，就像互联网刚刚兴起一样，随便折腾一下都可以赚钱。

如东周西周交恶，西周在东周的上游，东周百姓要种水稻，西周不放水，东周王很是发愁。苏秦当时已经名满天下，还想赚这一点咨询费，就去对东周王说，我去让西周放水怎么样。东周王说，你若能让西周放水，我重重有赏。苏秦拿了东周的钱，到了西周，对西周王说，啊呀，大王真是打错算盘了，你不放水给东周，不仅饿不死东周百姓，反而指给他们一条致富之路。现在东周百姓都不种水稻，改种麦子了，您若真想坑害他们，不如突然放水下去，淹死他们的麦子，等东周百姓改种水稻了，你再给他们停水。这样，东周百姓不听命于大王都不行。西周王一听，这主意妙啊，重重地奖赏苏秦。而事实上呢？东周根本没有种麦子，但苏秦到西周前就安排好了东周种麦子的谣言。西周密探把情报上报给国君，国君一听，大喜，连忙让放水。等西周国君知道真相后，东周的水稻已经长好了，而苏秦也走远了。这家伙出了这么损的主意，拿到两边的咨询费后，代代平安，根本上不用考虑什么职业道德，或者这样做是否会把自己的招牌弄砸。

其他一般的谋士就更不用说了，基本上都是到各国到处逛，首先拍脑袋决策，再拍胸脯保证，拿到钱后，就拍屁股走人。

三国并立，是继战国以来第二次长时间、大范围的动荡。这一次，谋士武将还是出尽风头，但是和战国不同，武将谋士这些配角和哪些主角搭配变得相对稳定多了。关羽、张飞、周瑜、许褚……谁属于曹操阵营的，谁属于孙权阵营的，谁属于刘备阵营的，分得一清二楚。这时候已经需要讲职业道德，配角如果在不同的主角间客串，不但被人看不起，甚至会失性命。因此，三国之间人才流动极少。像苏秦、张仪这样在不同国家之间长袖善舞、左右逢源的人物，已经成为千古绝唱。

三国之后，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，又迎来了南北对垒。这次，配角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北方来的蛮族仗着自己一身力气，作战全然不讲究套路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根本不将作为手下败将的汉人看在眼里。众多谋士武将第一次感觉到无用武之地。因为很难跟蛮族混，大家纷纷南逃，引发所谓的“衣冠南渡”。

显而易见，战国以降，到三国、到南北朝，这些历史舞台中的配角基本上一蟹不如一蟹。战国时的配角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，独占风骚。三国时的配国虽然有职业规范约束，还是出了不少风头。南北朝时的配角已经变得无足轻重，但至少还会择木而栖，择主而事。

到了残唐五代，众多配角跟着主角只能是听天由命、顺其自然了，干得下去就干，干不下去就走。陈寿写三国志，分为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，各国的文臣武将，传记就放在各国的书中。传至五代，这一招完全行不通了。像朱温手下的得力干将，都是从黄巢的造反大军来的。他们现在虽然暂时跟朱温，看朱温不行就走，从来没人认为自己生是朱温的人，死是朱温的鬼。李克用、杨行密、王建等人的手下也莫不如此。欧阳修作《新五代史》，分了《梁臣传》、《唐臣传》、《晋臣传》、《汉臣传》、《周臣传》等几部分，还有大部分人物没法分类，只能来一个《杂传》。

五代所有的文臣武将，就像今天绝大多数的打工仔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一个国家的灭亡就像一间公司倒闭，坦然面对，极少伤感，到灭掉自己国家的敌国去，照样是做文臣武将。不就是换一个老板吗，到哪里打工不是打工？所以，即将到来的五代可以称之为“打工年代”。





二、从小兵做起

自黄巢之乱以来，大唐帝国境内狼烟四起，烽火连天。即使极北之地幽州，也概莫能免。幽州，接近蛮夷之地，作为中华的边缘，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安史之乱以来，在这里设置了卢龙军，派重兵把守。幽州向北，居住的就非我族类，乃蛮人契丹部落。几乎每年契丹人都会骑马南下幽州烧杀掳掠，来去如风，极难抵挡。

中原战乱不休，幽州也屡易其主。公元894年，原卢龙节度使被李克用驱逐出境，幽燕大地迎来了新主人刘仁恭。刘仁恭一到每年秋天，趁天干物燥，见到草地就烧。他不但在幽州境内放火，还屡屡跑去契丹境内纵火。契丹人饥马乏，各种野蛮攻击大为收敛。

遏止了敌国外患之后，刘仁恭以幽州作为根据地，打起了附近各镇的主意。沧州离幽州最近，驻守沧州的义昌军节度使是个很不中用的东西，刘仁恭的儿子刘守文率领大军偷袭沧州，轻易得手。

草头将军刘仁恭拥有两个军镇之后，就加收赋税，搜刮民财。他推出两项前人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“新政”。第一项是茶叶专卖。幽州不产茶叶，因此民间所需的茶叶都是从南方运来的。刘仁恭对外来茶叶禁运，然后派人到山上摘一些树叶回来充当茶叶，卖给老百姓。第二项新政更是匪夷所思：他用黏土烧制了一批泥钱，然后声称要铸造新钱，把治下幽、沧两州的铜钱全部收集起来。其间流通需要钱，就用他那些泥钱代替。

推行这两项“新政”的难度可想而知。“茶叶”专卖还好说，刘仁恭仗着手下几万兵马，不让外地商人进入幽、沧两地。他治下的老百姓要饮茶，只有向他买树叶回去泡。币制改革就更难推行的了，用真金白银从他那里换回一堆泥巴，谁愿意啊？因此，刘仁恭推行“新政”遇到的阻力很大。但是，他可不管老百姓乐意不乐意，令手下士卒闯进民宅，把老百姓的铜钱搜出来，强行换成泥钱。

刘仁恭的“新政”在和沧州同属义昌军的瀛州景城推行得相对顺利。刘仁恭本来就是从瀛州景城开始发迹的，当年他在卢龙军做将校，立了些微功之后以一介武夫任景城县令，在那里外行领导内行。后来幽州发生兵变，沧州、瀛州被他人夺得，前不久刘仁恭才夺回来。昔日上司成为了幽、沧两地之主，尽管连出苛政，景城的老百姓知道没法反抗，只得顺从。

野心勃勃的刘仁恭把幽、沧两地的老百姓榨干了，稍作休整之后，进攻附近的魏州。驻守魏州的天雄军节度使罗绍威不敌刘仁恭，连忙向朱温求助。朱温派出大将把幽州军打败，一连攻下了瀛州、莫州等原来刘仁恭已经占据的地盘。

却说瀛州景城城郊有个冯姓聚居的村庄，在当地是个大族。族人大多数在村里修理地球，但是也不乏出外经商、甚至做官的。只不过这个家族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不少，但务农没见哪个务出个万元户，经商没见谁经出个著名企业家，当官更没人当上科级以上的干部，缺乏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
这个村庄的里长叫冯良建，是个憨厚之人。里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，这头衔在老百姓眼里是个官，按照中国的编制，其实并不是国家干部，不但没有福利，老了不能办退休，甚至没有正式工资。村长的基本工作就是配合上级征兵、向老乡们催缴公粮、军粮、干部粮、民办教师附加粮等。不过正因为这官是没人想做的，才轮到冯良建做，推也推不掉。

冯良建有两个儿子，都已经成家立室。大儿子已经另立门户了，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小儿子冯道。冯良建在基层工作大半辈子，油水捞得不多，气受了不少，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再像自己一样劳碌奔波，就给儿子起了一个“道”作为名字。这个“道”，也就是黄老之道。

当年，图书馆长李耳先生博览群书，大悟大彻之后写下了《道德经》，阐述了“清静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”的观点。东汉末年，张道陵以李耳先生的《道德经》作为理论基础创造了道教。到有唐一朝，道教的地位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无论在民间，还是在高层，道教对佛教都有压倒性优势。经典道士虽然不多，著名的高级票友却一拉就是一大把，如李白、王维，甚至唐玄宗、杨贵妃等，都是道教的忠实信徒。道教是修今生的，佛教是修来世的。当时以修行苦练著称的道教分支全真教还没有成立，做道士可以锦衣玉食，享受人生，死后在天上还有一席之地。信奉佛教则这辈子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虽然据说只是这辈子辛苦一点，下辈子就可以好好享福了。但是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，谁希望自己的美好生活来得过晚呢？道教的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，在大家的眼里，就是根本不用努力，却什么都能得到，何乐而不为呢。冯良建给儿子起了个道字，倒不是希望儿子长大之后做个职业道士，而是希望儿子像个得道之士一样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而不是像自己那样卷入各种是非整天劳碌，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
冯良建只是一介村夫，活得很清苦，但粗通文墨，在乡下也算不多见。按照现在无良文人的说法，冯道生于耕读世家。当时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名字，即使风云人物如刘仁恭、李克用也如此。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文盲，一般都有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更多的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叫做名，第二个名字叫做字，第三个名字叫做号。因此，冯道上学之后，教书先生根据《道德经》最前面的一句：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”，给他起了第二个名字：可道。道德经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道这玩意儿是十分抽象的东西，如果这玩意儿能说得清道得明，就不是道了。没想到，冯道的第二个名字，成为他真实的写照：有些人觉得他待人宽厚，办事勤勉，说他厚道；有些人觉得他真的领悟人生真谛，说他已经得道；有些人说他又臭又硬，嫌他霸道；有些人觉得他阴险，恨不得叫他阴道。正如道德经中第一句说的那样，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冯道如果可以说清楚，就不是真正的冯道了。此乃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冯道聪颖好学，又喜欢读书，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，在村人看来，下笔如有神。如果放在往时，这孩子将有出息，农转非甚至混个一官半职是绝对不成问题的，只不过他出生的时候，离走私商人兼前落榜生黄巢造反只有两年。他读书的时候，大唐帝国已经摇摇欲坠。平时知识分子自称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但是到了乱世，发现风头火盛屠赌辈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读书人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一张嘴除了说空话就是吃饭，什么事情也干不了。而且一开始打仗，政府就停止科举了，读书读得再好也没用。相反，有些平时偷鸡摸狗的混混，仗着自己平时打架经验丰富，从军后很快就立了功，提了干，反而能光宗耀祖。

乱世，如果大家还按照盛世的规矩做人，就算不死也脱层皮，所以乱世就有乱世的规矩。战争一开始，大家就总结了规律：男孩长大之后，最好就是去从军打天下；女孩长大之后，最好就是嫁个雄赳赳的武夫。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时候，都郑重宣布：在我家，女孩如果想嫁白面书生的，我打断她两条腿；男孩如果学文，我打断他三条腿。

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，带来价值观的不同。说这小孩很能读书，在盛世是夸奖人的话，乱世是损人的话。说这小孩很能打架，在盛世是损人的话，在乱世是夸奖人的话。所以说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，永恒不变的是变化。

不过冯道不管这些，每天一大早，就捧出书读起来：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忙得不亦乐乎。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，厚厚的积雪将门户都封堵住，在春天沙尘肆逆，风沙漫天，他还如此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也要帮忙上山打柴、下田耕作。农家的生活，当然劳苦，但冯道无论多累，回到家中都要开书一卷，进行诵读。黄巢之乱之后，科举基本上就停止了。村人像看怪物一样看冯道，口头却跟他的父亲客气：“冯里长啊，你这孩子真好学。我看他今后定金榜题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冯良建没好声气地说：“屁，现在科举都没有了，哪来的金榜题名？”不过看到读书是儿子的唯一爱好，他倒也没有横加干涉。

冯道十分孝顺，娶亲之后，还和父亲生活在一起。冯家生活虽然清苦，但在乱世中享受天伦之乐也不容易，不复他求。

这种平静的生活，在刘仁恭率领卢龙军占领景城之后被彻底打破了。刘仁恭说要把百姓手中的铜钱收集起来用于铸造新钱，他是节度使，只管下命令就行，具体的事情是由下面的人做的。最终的执行者，当然落实到冯良建这一层。

冯良建虽然也不想做这得罪人的工作，但是命令下来，怎敢拒绝。他只得挨家挨户动员村人赶紧把手中的铜钱上缴去铸造新钱，谁敢匿藏，必受责罚。村人上缴铜钱之后，衙役再挨家搜索，谁还私藏铜钱，则把这人暴打一顿，搜出来的铜钱全部没收。带衙役去搜家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还是冯良建去做。铜钱收集上来后，返还回来的却是泥钱，村人当然对他怨声载道。

难受的事情还在后头，刘仁恭攻下了瀛州，却守不住，被朱温一攻击，就夹着尾巴逃跑了。朱温占据瀛州之后，当然废除了刘仁恭使用的泥钱。乡亲多年的积储，现在全部化为乌有。这样一来，乡亲对冯良建就不只是抱怨，简直就是恨之入骨。

其实冯良建和刘仁恭也说不上有什么瓜葛，但是在村民的眼中，是你替刘仁恭收钱的，你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狗腿子。现在刘仁恭已经倒了，不痛打落水狗，更待何时？大家齐齐上门向冯良建问罪，要冯良建把钱还给他们。

冯良建对乡亲又拱手又鞠躬，赔礼道歉：“实在对不起各位乡亲父老，但这事都是那个挨千刀的刘仁恭做出来的，我只是帮他跑跑腿。”

冯道在一旁替老父辩解：“我父亲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得不如此。就算我父亲不做这事，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做这事，各位乡亲的钱财还是不保的。”

乡亲却不肯谅解，不但羞辱了冯良建父子一番，甚至对冯良建动手动脚。冯道急了，说：“我父亲替刘仁恭收各位的铜钱实在是逼不得已，你们这些人只能欺软怕硬，找我父亲算账，敢到幽州找刘仁恭在他面前吭半声吗？”

乡亲们本来已经恼火，见冯道抬出刘仁恭来，无不气愤，扬起拳头，把他们父子暴打一通。冯道的媳妇诸氏在一边劝阻，怎么制止得住他们？结果，冯良建、冯道被胖揍一场，两人都鼻青面肿，伤痕累累。冯家的锅、碗、盘、桶、水缸等物品也被乡亲砸了个稀巴烂。

等乡亲离开之后，父子相视而泣。冯良建说：“儿，阿父处事不当，连累了你。”冯道说：“阿父被逼行事，并无过错。错就错在阿父只是一个里长，若阿父像刘仁恭这样是个重兵在握的节度使，就无人敢欺负我父子了。”这话有点不堪，冯良建却不得不同意儿子的高论。

冯道突然仰天长啸，说：“我要做大官，我要出人头地。”冯良建吃惊地看着儿子，说：“你发疯了？大官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吗？”冯道坚定地说：“我苦读经史，就是为了扬眉吐气，飞黄腾达。现在我要离开景城，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地来，让阿父和我不再受欺侮。”

冯良建见到儿子态度坚决，没法劝阻，就让他去沧州找刘守文。刘守光在景城做县令的时候，刘守文负责征收赋税，冯良建曾经和他打过交道，因此，让儿子去投靠他。

冯道收拾好行李后，冯良建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说：“我们家里的铜钱已经被刘仁恭这个杀千刀的更换成了泥钱，这些钱已经作废，你没有盘缠，怎么去沧州？”

冯道思索一下，说：“家里的铜锅已经被村人砸烂，我只要拿两三块碎片换上几十个铜钱，就可以去沧州了。拿些泥钱，在沧州境内还可以使用。只是劳累阿父，重新铸铜锅的时候只能铸小一点了。”

就这样，冯道拿着铜锅碎片换到的一百个铜钱，抱着“如果不混到一官半职出人头地”就誓不回乡的初衷，告别老父弱妻，累累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奔亡之人，逃离景城，来到沧州。

到了节度使府，冯道送上冯良建写给刘守文的一封信。然而，他却见不到刘守文，接待他的官员叫孙鹤，据说是刘守文的中门使，也就是俗称的军师。

孙鹤接见冯道，首先问他为什么想出来投军。冯道把父亲替刘家父子效劳，受乡人之辱的事一一道来，说：“节度使相公是家父的故人，获知他镇守沧州，冯道特来效命，期望能谋一官半职，将来博个封妻荫子。”

孙鹤不理会冯道父子因为刘仁恭受辱，说：“能不能谋个一官半职，封妻荫子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你有什么技能？”冯道过去在家耕田，最精通的当然是修理地球，除此之外就是读书。他知道前面一项技能现在实在不适宜说出来，就说：“我熟读诗书，精通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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